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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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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定是一个要用足迹来阅读大地的行者。
1986 年夏末秋初， 邻近盆地缺口的母校迎来罕

有的沸腾，师生们冲出校门涌向江边，为那帮身着桔
黄色救生衣，乘坐橡皮筏过境的长漂队员振臂欢呼。
我置身其中，同频共振，为血性男儿们把生死置之于
度外， 勇争天下第一的英雄壮举和无畏气慨深深折
服。 当勇者志士们背影远去，喧嚣平息，我返回校园，
低头沉思， 又暗自为扩大对外开放与国人争夺长江
首漂权之间的矛盾而深深纠结。

1988 年，同样是夏末秋初，当我默默地把高考
录取通知书装进行囊，独自西行，前往康定民族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四川民族学院———就读时，
我被一种落寞悲观的情绪紧紧裹住，难以自拔。 就
在临行前的一刹那，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两年前那
帮长漂勇士的身影，冥冥之中仿佛照射过来一束光
亮，仿佛传来一种召唤:“勇敢地向前走吧，光荣和梦
想正在命运的那头等着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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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定明天的航向已由昨天规划。
不合时宜的我，在不是秋天的季节，梦想着去

采撷果实，狂热地编织文学梦。 全国春笋文学夏令
营，《少年文艺》年度优秀小说奖，中学生歌词征文
一等奖，个别重点高校特招的作家班……火焰一样
温暖我，却又把我燃烧成灰烬。 我痴迷于她，上课时
总是神游八极，心驰八荒，课后更是将教材束之高
阁，埋头笔耕。 如此状态，在一所省级示范中学，在
高考指挥棒令人亦步亦趋的年代， 我形同不识时
务、特立独行的异类。

记得离开家乡的那天下午，位于县城老街的新
华书店———现已淹没于三峡库区海拔 175 米蓄水
线下———扯住我的衣襟。 我走进去买了一本红宝书
似的中国地图册，目光在绿色、黄色、褐色三大色块
之间游移，查找将要奔赴的目的地———康定的地理
坐标。 真不怪高考题难———原以为“纸上得来终觉
浅”，出门时才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的
地理知识过于贫乏，甚至存在不少常识性错误。 比
如长江流经哪些省市汇入东海？ 我一口气说不齐
全；比如中国大陆三大阶梯到底是自东向西还是自
西向东？ 我刚好弄成反方向。

坐在夜航的轮船上，船舱狭窄，灯光昏暗。 下铺
的小男孩梦中暴哭，撕心裂肺:“爸爸！ 爸爸！ 你不要
丢下我！我不治眼睛，我要回家！回家……”由于急性
失明， 该患者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到大城市去医
治眼疾。而他，竟然担心被亲人遗弃！小男孩的父亲，
被找到时，但见首如飞蓬，面容悲戚，正靠着船舷的
护栏，迎着呜咽的江风暗自垂泪……

触景生情，同体大悲。 那个燠热的夏天，化作
一堆坚硬粗砺的块垒，塞满我的胸腔。我真切地意
识到：潮涌而来的物质经济时代，我与它未曾拥抱
就开始告别； 自己组建的不过是一支一个人的探
险队，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箭头指向江之源 ；我在
中国大陆的三大阶梯之间用青春连线， 丈量着两
道分界山脉之间的迢遥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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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西，向西，向西。
手里攥着一叠轮船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
终于抵达横断山区，抵达康定。
青藏高原，巨人一样屹立在苍穹下。 横断山脉

处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是中国最
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 据传清代有位秀
才闯入此地，见其“横断”东西间交通，呼之曰横断
山。 横断山脉拱卫着青藏高原，兀立为第一、二级
阶梯的一段分界线， 仿佛高原额际的一道又一道
深深的皱纹， 记录了沧海桑田的地质变迁和民族
迁徙融合的隐秘历史。

横断山区地貌独特，气象万千，时而雪山草甸，
时而激流深谷，时而阳光浩荡，时而风雪狂舞。 我感
受到了高原的壮阔雄浑，也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卑
微———在高原额际的皱纹里，我是一星汗？ 还是一
粒土？ 抑或一位远游客？

康定是横断山区的重镇名城。以前对康定的所谓
了解，完全源于对那首耳熟能详的《康定情歌》的误
读，以为是天高地阔、云淡风清、一马平川的大草原。
当她横亘在我面前，我才看见，处于三山夹两河的狭
长河谷地带，山峰高耸入云，雪浪奔流直下，朔风不请
自来。

然而，就在这里，一个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
地，我被信仰之于生存的烛照深深震撼。 信仰可以是
自由的，不过，绝对不可以没有信仰。 这里不仅有藏传
佛教的黄教寺庙、红教寺庙，还有汉传佛教的观音阁，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甚至有基督教堂、天主教堂……
完全可以开发一条体验宗教的旅游专线。

毕业后我留在了高原上。
留在高原上的我，不断地向内心追问，究竟怎

样的行走才能叫作选择，叫作抵达？
———如果我感应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的

复苏，文学于我，是短暂的梦想？ 是毕生的事业？ 还
是一种生存方式？

———我与大时代背道而驰，用月光取暖，以诗
歌导航，到底是一个撤退者，还是一个边缘人？ 抑或
一个探险者？

———我把长江当成向上攀登的蓝色绳梯，这是
否只是一个被动的行为？ 而我既然身在高原，为什
么又时常回望故园？

……

水断山横，天长地阔。 我被迫把自己打开 ; 打
开自已是为了自我拯救。 高原并不因为我的到来
提高了海拔； 相反， 高原的托举让我更接近了天
空，接近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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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身与仰望，转瞬 20 余年。
年逾不惑的我，每当填写个人简历，对出生地、

成长地、工作地、户籍所在地……诸如此类的空格
栏，笔走龙蛇，总掩不住内心的茫然。 我近乎偏执地
坚信：在时空的流变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外来者，异
乡人；倘若你热爱家园，注定又是一个永远的亲历
者，见证人。

20 余年里，我换了 6 个工作单位，先后从事教师、
记者、国家公务员等职业，纵横雪域数十万平方公里。
青藏高原宛若一部鸿篇巨著。 从海拔上看，青藏高原本
身，也由高至低划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按藏族传统
地理概念表述，即“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
岗”。我所处的横断山区，简称为“康”。青藏高原的这三
个层次，作为局部地形，不同于祖国大陆的三大阶梯，
但是它铭刻着地球心灵的记忆，凝固了喜玛拉雅造山运
动轰轰烈烈的激越乐章。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分析，这块土地地形复杂、高寒
缺氧，尤其不适宜人类休养生息。 初来乍到的旅游者，也
容易用高原反应之类的经历推断出类似的结论。

对此，我不想过多地辩解，只想如实描述我所认
识的原住民：他们是最传统、最虔诚的朝圣者，用身躯
和灵魂丈量大地，无怨无悔，燃指献佛；他们在现实中
虔诚信奉，在民歌中深情祈祷:“尊敬的神祗啊，请陪
伴我走过一生”；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格萨尔王传》，没有导师，凭借神授，口口相传；他们
诵经许愿，期盼着往生香巴拉净土；他们洞察自己的
前尘，今生，来世，选择了一种超越物质世界，极富精
神意味的生活方式……我与他们行走在同一片蓝天
下，同一块土地上，互为参照，共同见证，把生命的符
号大写在高原的天地间。 我的脚步也变得滞重起来：
人生百年，肯定不是唯一的定义；拥抱生命，每个人将
定格成不同的姿势。

就在这 20 余年里，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蓄水，
重庆直辖……一连串的大动作推动着时代的车轮；
结婚，生子，工作调动……一连串的小事件续写着
我的个人履历；高速路，互联网，普世价值……一连
串的新生事物改变着世界的模样。

我上下求索，抬头望天，埋头赶路，纵然顺逆接踵，
我仍然可以骄傲地宣称，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我无法忘
怀当年从故乡出发时，在轮船上邂逅的那位小男孩，他的
失明症治愈了吗？我好想牵住他的手啊，馈赠以高原的风
雪，告诉他唯有思考，我们才不会迷路。

直到有一天，当我把自己抛下，把粗重的呼吸
紧锁，把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峰每一个村庄都当作
灵魂的栖息地，我开始暗自庆幸，误打误撞的我，是
不是捡拾到了人生的宝石和黄金？

我必须强调 ，如果没有狂热 ，没有疼痛 ，没有
颓唐，没有愤慨，我不敢自诩对这片土地真正地播
种了爱； 如果没有把外在的事物转化为内在的风
景，没有将自身的境界不断地进行提升，我不配去
歌唱这片雄奇的高原———尽管这些年来， 我写下
的诗歌寥寥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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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区有众多海拔 7000米以上的雪峰。我曾结

识来自欧洲两个不同国家的一对登山者， 男 50 出头，
女 30大几。 两人原本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约定，偶然
相遇在一家驴友客栈，不知何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将对
方的登山绳系在了自己的腰上。 他们沿着山脊线向一
座冰雪覆盖的雪峰进发。 半个月后，我获知的是地方登
协关于两人一起遇难的事故通报。

所以我一直愿意这样想象：长江有如一根登山
绳，它一头拴着我，一头拴着我的信仰。

不过长江的正源尚在横断山脉以西。 大道多歧。
我在横断山区看见的江河， 要么只是长江扭动的一小
截腰肢，要么只是长江上游的一些支流。但是我并不急
着要去寻访正源。 我回想起当年到南京参加文学夏令
营时，有诗友邀约去看长江的入海口，我亦婉言相拒。
假如我是一位行吟诗人，从入海口到江之源的距离，注
定要让我跋涉整整一生。

勿庸讳言，我也为自己遗憾过，遗憾没有成为时
代的弄潮儿，扎进沸腾的商海中去操练水性。 有时候
我甚至以为自己生活在另一时空。消解遗憾的手段是
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的途径是听命于高原的教诲，接
受诗的引领。 毕竟， 诗意的高原是摇篮也是坟墓，毕
竟，每一个日子是现实也是梦幻。 青藏高原的河流流
向远方，流向海洋，后来又化作云朵回到了高原上空，
变成漫天雪花降落下来。这是否象征着我们经历了一
道轮回？ 作为一片追寻人类生存永恒意义的精神高
地，人类的视线是否会转移到这里？

我不能不说，横断山脉就是我的精神地理的横
截面，是高原岁月的年谱。

我多么希望，我是一座虚构的塑像，矗立高原，
永远保持一种虚怀若谷、自信自在的心态。

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江，在我的血管里奔流不息。
亲爱的你啊，是否听见了我的诉说？ 在现实，在

梦里，孤独如影随形，悲怆风起云涌；在心头，在诗
中，坚韧拔地而起，柔情似水奔流。 还有什么比漂泊
更真实更理性？ 还有什么比摆脱死亡的契约更激动
人心？ 当人生变幻的时空一帧一帧逝去，我能复述
的唯余这样的情景———

那个去高原的人，像一只风筝牵着长江，向高
原的腹心缓缓飞去。 高原雄浑苍茫。 他的身影越来
越小。 他与高原渐渐融为为一体。

那个去高原的人
———《额头上的高原》后记

徐澄泉诗歌谈
———序《坐看蝴蝶飞》

书与人生

■ 朱先树

徐澄泉的诗名我是知道的。
徐澄泉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成

长起来的诗人。 他走上诗坛的时候，
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
这时的文学艺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 诗歌更是如此，题材内容的广
泛丰富，特别是艺术表达的多样性给
诗人创作以极大的自由。总体特征则
是，诗歌由过去的主要叙述事件和感
情，转为更多地表现外部世界和心灵
世界为主， 特别是青年一代诗人，这
种艺术方式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特
征。徐澄泉的诗歌创作经历就明显地
证明了这一点。

徐澄泉的诗歌创作，既有传统的
继承， 也有新的艺术表达方式的运用
和吸收融入。诗意并没仅到语言为止，

而留在了读者心灵中长久地回响。 这
就是徐澄泉自己开拓的一条诗歌艺术
的追寻之路。徐澄泉的诗，题材内容涉
及面广泛，写自然的事物，写现实的经
历和感悟，都写得不错。

从创作的角度看， 诗应当不同
于小说、散文等文体形式的表达，它
既是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在诗人心
灵的影现， 更是诗人心灵对外在事
物的一种感应和回响， 是情感的结
晶，是思想的升华，而这一切又都与
诗人的修为历练 ， 以及对社会 、历
史、现实、文化的认知所能达到的境
界有关。看得出，徐澄泉的诗歌创作
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功力。 从
这些作品， 我们看出了诗人徐澄泉
思维的开阔和深远。 当然诗人不是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他的认识不
可能达到某种精深程度， 但他能以

一种诗意来表达对生命、 对人的精
神层面的真实而亮丽的体会， 这就
很不容易了。

我认为诗人的目的在于表达出
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融合并加以升
华的真实，而表达的方式则是诗人智
慧的创造， 不同的诗人应当是不同
的，这里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只有
文雅、粗细的区别。 一个诗人的艺术
表达方式，当然离不开时代的艺术潮
流， 但只要是真正的自我的智慧创
造，都应当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从这
个意义上看， 徐澄泉的诗歌创作，无
论明朗与艰涩，都拥有自己不同的读
者。最没有出息的是随人脚后而缺少
自我发现创造，这一点徐澄泉是认识
深刻的。

（注：朱先树，著名诗歌评论家、
诗歌理论家，《诗刊》编审）

■ 发星

最黄的尽头把堆积的马车打开
让碧空里掀动的双手猎猎作响
一群滔滔的鸟阵
一柄游水的利刃
切断所有金黄的音响
清洁的酒深埋在我的心中
被轮回的光阴慢慢痛饮
我飘散的手指该怎样合拢过去的残缺
从冰雪之上收集真正的源泉
秋天的果实披挂风雨
岩石的歌声 黄金的激流
鸣放着最艰难的花瓣
宽阔的种子暗藏利器
深浅的光芒 是我途经的城
———《田园中的音响》
这些神性的诗句被我在一本叫 《边

缘积雪》的诗集中找出来。 我是在深夜读
它们的。 我看见银雪的光芒划过头顶的
暗黑，用洁白圣亮的银光透视我的魂灵。
我感到久违的新鲜之气围绕我的枯骨，
让无水的河床传来生命萃绿的声音。

想让那些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的偏
见与无视， 在这些神意而又现代根性的
诗句面前统统见鬼去吧， 这些有根性信
仰的边缘之地，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诗
歌与精神同样值得尊敬， 因为从他们神
性高扬的诗句中你看不见所谓的后现代
那些无病呻呤与空虚无聊， 因为这里的
一切浸泡在神性文化中， 就连死亡与痛
苦，孤独与悲怆都那么悽绝美丽。

读桑丹的东西就有这种感觉， 语言
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在推动，推
动桑丹和她的语言， 同时推动我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穿越世界暗黑的石头与空
虚，端座在蓝天的一朵云中，洒下金黄的
阳光的灿烂。

把目光望向西部久了，魂灵中会降下
白色的河流，这些神意之水越过千山万水，
让世间一切苦味成甜，黑梦变香，那些躲藏
在灵魂深处的暗黑们便在唱歌的风声中响
出黑发的深沉与立体的琴弦。

我常常在山林与黑石的歌谣中沉醉，
我理解并看清桑丹内心的波涛起自那片
神性的土地，离开了那片土地，她的呼吸
与梦幻便会变弯，变成异化的它物，所以
浸于根性的写作，就像从大地中取出青稞
酒液， 酒液中摇动的是黑色泥土的根须，
离开了根须，酒液是苍白，无味的，很像空
中之云，长不出美丽的叶根。

边缘积雪，高亢，清新，静极，高贵，独
立，自然。 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风暴之
后的空灵与高远，这就是诗最好最高的境
界，有时，写作语言由于后天或先天的原
因， 不能很好的表达出写作者的灵思，那
就如边缘积雪一般，自由的浸蚀自已幸福
的月光，让纯白消融于纯白，获得更多穿
越黑暗的提升，黑暗最怕那些心灵圣洁的
人，因为他们洞悉了人世的秘密，有根的
诗人正是这样的人。

高原的夜
眼睛上搁浅的圣殿
滔滔的马群 水银的舞蹈
它在我体内消融草木的村庄
骨质的梦被淋漓的肌肤飘洒
酒啊 黑夜里忧郁的绳索
从此默默地收敛在我们的手里
像抛进梦中的蛇
在马群与稻草挤压的屋檐

我坐下来
露出完整的骨头
一片响亮的尘埃
———《河水把我照耀》
在进入这些自由呼吸的语句后 ，你

再回到岸上，你已有了神的光芒，因为这
些自由语言组成的蓝水之响， 使你明白
一个民族的信仰的纯净在什么地方，他
们在淋湿你的枯骨之后， 开出灿烂的雪
花，使你在尊敬顶礼的同时，看见高原上
那片雪白的心灵切开巨大的黑暗。

在 21 世纪的天空下，中国边缘民族
的现代诗是到了肯定其价值的时候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 他们在失去母语的环
境中进入现代汉诗写作， 这本身就是一
种带悲壮性的历史苦痛， 就是在这种苦
痛中他们一样用汉语写作出了惊人成熟
而别具一格的诗句， 因为许多边缘民族
有重要而非凡的自身根性文化延传，这
便保证了写作者的资源的原生文化性，
就像西方那句名言：“我们从那里来，要
到那里去，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这种精
神家园意识在边缘民族的根性文化中比
比皆是。

我一直认为边缘民族的文化在特殊
的时候会爆发一次自身文化价值的现代
重建与转换，只有这样，边缘民族的文化
意义才能具有人类的普适性而得到融合
与交流与提升。 在读桑丹诗时有一个发
现， 她的写作是一种新型的藏汉语现代
诗写作， 这种写作的内核是藏文化的根
觉与原生性，其次才是汉语抒写的形式，
比如：“丰美的原野/一条辽阔的长鞭 ”。
“隐没在记忆深处的守望/由远及近/像高
海拔的弦琴/在我空旷的怀抱里散落/高
原的夜，眼睛上搁浅的圣殿/。 “滔滔的马
群/水银的舞蹈/它在我体内消融草木的
村庄”。 这些句子，只有高原藏地的辽阔
与神性中才有这样的感觉， 只有神的光
芒中才能出现语言的巨大张力而幻觉，
而他们就是自然流出的诗， 他们文化与
地域的陌生性，加上现代感的互相穿透，
于是出现这些诗句便像下雪一样， 是天
意的，不经意间的灵魂闪出。

诗， 有时就是神的自语与自启与自
明， 只是诗人具有语言抒写能力将之写
出， 成为了一种精神呼吸的文字纸面档
案， 更多的好诗是来回自由呼吸的风和
天空、大地、河流、母语、神事等等，诗人
记录的是一种后天的在案文字， 她不经
意间失去或存留了神迹， 桑丹的诗中这
样的神迹遍地。

藏汉语现代诗给中国诗界带来他的
语言的宽阔性 （书写地域与文化空间的
多重宽阔），和文化隔隙带来的陌生化冲
击， 还有就是藏汉语抒写的流畅与异质
快感给主流汉语的枯死带来生机活血的
流响。 这种以藏族自身的认知感悟世界，
为汉语大家庭插进独特的一支黑箭，如
果桑丹更沉稳的提高修为， 和她的朋友
们写出更多更好的现代诗， 那汉语再生
的河堤将迎来更巨大的涛浪。 除藏族现
代诗人外，回族、彝族、土家族等诗人也
有可观的文本创造， 他们共同书写了中
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复兴的传奇。

那是传说中的一条不死之河
我看见闪光的鱼类在漆黑的岸上行走
潮湿是它们唯一的飞翔
冬天不期而至火被愤怒的摘下
滚烫的双手戴上跳舞的镣铐

人是河岸挣扎的树
具有死亡猝然降临的征兆和姿势
一幅完美的面具在梦中与你相遇
一棵九月的植物消失在大地尽头
河流上飞翔的鸟群
是天空盛开的一种黑色植物
未擦亮的银器
像忧郁而性感的疾病
足以支撑一位少女度过短暂的一生
传说在这里持续得太久
就像一杯灼热的美酒占据了天堂
茫然失措的释梦人
他们柔软的身躯穿戴着
黑色的火焰
逝水变成了真正的金子
我的血缘在这条河上殉难
永恒的时间抽象的毒药
我看见葬礼开始的曙光
在生命的内心
如一场欢乐的庆典回响
眩目的正午迷失于情欲的高潮
传说中的夜行者
像胸前一阵猛烈的心跳
我的身躯轻轻抽搐关好窗户
在严冬到来之前
把歌声送出城门
即使它离我远去
我也不会真的错过芬芳的花期
五月的家园是一匹忧伤的马
苦难的青草乘坐北风
忧伤的果实从胸前取出
淹没这场最美的婚礼
———《天堂之河》
《天堂之河》 是本诗集中最出色，也

是最成熟的现代长诗， 这首诗可看作桑
丹的灵魂史书写， 她将藏传佛教的根性
文化原根植入诗中， 作为其精神的引领
和喝饮，在时间与空间的多重合唱中，立
树自已的位置与意义， 称之为灵魂史诗
更为合适。 就像藏地之山的连绵无尽，雄
宏深厚， 它是大地上最高昂最银雪的血
液与呼吸。

上面这些从整首长诗中选出的部份
句子，它们构成整首诗的诗骨，整首长诗
像巨大的黑夜之沉， 这些诗骨是黑夜之
沉中沉默或走动的灵性黑石， 它们和天
上的星星互相对视拥抱， 用飞升与亮光
擦燃生命的焰火， 推动那些密林之雾铺
天而来，神性我们高扬的音嗓与梦幻。

它是浓缩的个人内心的雪与风暴，透
过诗句，我们看见一个边缘民族现代女诗
人如她的母语文化一样历经的艰难以及
存在的巨大力量， 她在抒写个人史的同
时， 书写了藏地女性史的许多泪血与欢
欣。 这里的文化是藏在语言背后的，它不

像那些浅薄民族抒写者，在生硬的语句中
嵌进文化的教条与语言，使语言的创造性
诗性全失。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优秀的边缘
民族现代女诗人，我看见她诗中传来的银
雪般的黑色力量，这是很可贵的。

扎西旺姆 十五岁的木雅女子
你已长大成人
丰收的青稞为你垂下沉甸甸的金色
羊毛纺线即将为你穿梭人生的经纬
红丝头绳盘结在你浓黑的发辫 珊

瑚耳环摇曳着你动人的美貌
我的家乡 是堆满金子的地方
我的家乡 是堆满银子的地方
象牙手镯一样光洁的岁月
轻轻浮现在你的眉梢
阿妈忧伤的目光
是美丽的格桑
绽放在你的身上
———《扎西旺姆》
清新醉人的民歌， 是诗集中最成功

的收获之一。 百年中国现代诗由于来源
于西方，一切唯西方是瞻，这是一个极大
的错误。 不断的纯诗，不断的先锋，中国
传统诗歌中的歌唱性与节奏性与叙事性
等优良品质在中国现代诗中被拒绝与丢
失，这是很可惜的。 作为藏族民歌之乡的
桑丹，生下来就浸在这些美丽的民歌中，
它们流传久远， 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地
标之一， 是延续根性文化与藏民族自身
的重要精神食粮。 所以将之纳入现代诗
写作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 将民间民
歌切入诗中，使诗句清新自然透亮，在汉
语中传达了藏文化的原真神韵， 这是有
根性写作的积极张扬。

作为中国人，作为藏人，我不写自已的
文化我写什么， 这是最本原与最自然的写
作。 民歌在现代诗中的运用，松散与清新了
现代诗语的枯干与单一， 增加了阅读的音
乐性与唱读性， 就像山中原质的土豆与奶
苶一样，朴质、自然，透明。 我希望更多的中
国诗人关注边缘以及你身边的地域文化，
这些都是人类文化遗产， 是我们创造现代
诗的巨矿，我们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

《扎西旺姆》 是桑丹家族史诗的探索
之作，写作方式来源于民间流传的相关家
族史诗，前半部大量民歌的运用，使阅读
快感轻松，前半部写作是成功的，后半部
由于形式的没变化和主流话语的渗入，影
响了写作的展开和深度，显得平般。

桑丹背后的资源是无尽的， 如果多
修为，写作会有更大的突破。 写作者到了
一定阶段都有很难超越的局限， 这是中
国诗人中的常象， 为了那些迷人的文化
感觉藏于诗中， 为了一生的写作之梦的
快乐不能停止，桑丹，我们共同加油！

藏汉语的创造者
———藏族现代女诗人桑丹浅论

从阅读到心灵

康巴书讯

《潇洒康巴》 洛绒向秋绘画作品选


